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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教育部、財政部聯合印發了《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

學繁榮計劃（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教育部研究制定了《關於進一步

改進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意見》、《高等學校人文

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建設計劃》、《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

“走出去”計劃》等配套方案，推動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

因此，哲學社會科學學術外譯已經成爲“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

和教育部“推動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等政策導向下的

必然趨勢。中國傳統翻譯理論是中華民族悠久翻譯歷史和民族

交流的産物，然而，近年來由於西方翻譯理論和流派的壓倒性影

響，作爲中國社會科學重要内容之一的中國傳統翻譯理論在翻

譯研究界日漸式微，逐漸喪失了話語權，“中國學界長期處於劣

勢，並出現了‘失語’的現象”（張旭，２００８）。張佩瑶先生

（１９５３—２０１３，下稱“張先生”以示尊敬）鐵肩擔道義，主持編譯

了《中國翻譯話語英譯選集（上册）：從最早期到佛經翻譯》（Ａｎ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ｕｍｅ １，Ｆｒｏｍ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Ｔｉｍ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下稱“《選集（上册）》”），可

謂治療中國翻譯文化“失語症”的一劑良藥。２００６ 年底，《選集

（上册）》由 Ｓｔ． Ｊｅｒｏｍｅ出版社出版，成功地進入國外主流學術圖

書市場，向國外學界介紹了中國的學術成果，廣受國内外讀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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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和高度贊譽，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走出去”工

作，成爲我們學術外譯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成功典範。《選

集（上册）》共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收入 ２５ 個條目，主要選自

儒道經典。第二部分是本書的重心，收入 ５７ 個條目，絶大部分

是從東漢到宋代的佛經翻譯論述。材料取自漢譯佛經的序跋和

歷代高僧的傳記，涉及到佛經翻譯的方方面面，包括文質與繁簡

問題、源本問題、格義問題、名義問題，以及譯場的組織與分工

等。《選集（上册）》採用資料彙編的形式，系統梳理了中國古老

的翻譯實踐及翻譯理論的發展脈絡，遵循獨特的選、譯、評、注原

則，按照時間順序詳盡地展示出一幅宏大的中國傳統翻譯話語

畫卷。《選集（上册）》後被收入“國外翻譯研究叢書”，由上海

外語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影印出版，反哺國内翻譯研究者，達到

了内外並濟的出版效果〔１〕。

一、 提高文化軟實力，
增强學術話語權

　 　 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文化軟實力還相差甚遠，文化

發展並不均衡，在世界文化市場上的競爭力還不强，在世界文化

交流中的話語權仍然有限，甚至出現了“失語”現象。而學術著

作的原創性和品質，代表了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

究水準，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表現。在現代中西文化領域的對

話中，中國學界長期處於劣勢，學術話語權長期被西方壟斷，要

改變這種現狀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這個過程也是中國學術從

邊緣走向中心不可缺少的步驟（鄭杭生，２０１１）。中國學術在世

界上的影響力不足，學術著作的數量和影響也趕不上學術本身

的發展。因此，如何提高中國學術話語權，讓中國學術走向世

界，一直是人們普遍關注的話題。提高文化軟實力，增强學術話

語權，從失語走向對話等是中國學術的近期目標，而學術外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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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目標的具體舉措。《選集（上册）》正是“探討在‘中國的世

紀’來臨之際，負責文化傳播的翻譯工作者如何通過翻譯展現

中國的傳統文化，幫助國家建立軟實力”（張佩瑶，２００７）。當中

國學界忙於承襲借用西方理論話語系統之時，張先生的《選集

（上册）》無疑以實際行動發出了中國自己的聲音。《選集（上

册）》一經出版便得到國内外學者的高度贊揚。“該選集打破了

中古時期中國封閉的文化話語圈，有助於揭示翻譯在内向的

（ｉｎｗａｒｄｌｏｏｋｉｎｇ）、單語的（ｍｏｎｏｌｉｎｇｕａｌ）、整體的（ｍｏｎｏｌｉｔｈｉｃ）文

化傳播方面所起的作用，同樣，也爲譯界的共鳴和爭論提供了健

康的載體”（Ｍｉｎｆｏｒｄ，２０１０）。美國麻薩諸塞大學比較文學系教

授瑪麗亞·鐵木志科（Ｍａｒｉａ Ｔｙｍｏｃｚｋｏ）評論説：“張佩瑶教授與

中國翻譯研究的頂尖專家協調合作，出色地編輯了一部 ２５ 年來

可謂最具有開創性的翻譯研究著作。這部選集收録了從最早期

到 ２０ 世紀的中國翻譯話語，使翻譯研究登上了一個嶄新的國際

化舞臺，用英語展開了中西翻譯思想之間的對話和跨文化交流。

張不僅闡述中國的翻譯理論，而且還有中國的歷史和翻譯實踐，

同時將這些傳統史料與現代的翻譯框架聯繫起來，使翻譯研究

擺脱西方的統治霸權，堪爲其他學術研究的楷模。”（Ｃｈｕｅｎｇ，

２００６：ｘｖ）作爲中國翻譯界第一部在國外出版發行的英文版中

國傳統翻譯話語文集，《選集（上册）》具有非常鮮明的東方視野

和特色（李紅滿，２００８）。《選集（上册）》涉及的遠不止翻譯理

論，在現代學説建立之前，文史哲之間的界限並不明顯，“往往

史中帶論，傳中有論，隨寫隨論”（張佩瑶，２００７），因此它的影響

足以擴散到文化史、哲學史、思想史、翻譯文學和比較文學等方

面。“不難發現，本書不僅適用于翻譯理論與實踐的學者們，而

且對文化、社會歷史以及佛經研究的專家們也同樣適用”

（Ｂｅｎｎ，２００９）。

學術話語權和理論自覺度的問題對當今中國尤其重要，張

先生主持編譯的《選集（上册）》對於國際學術界了解中國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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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話語具有重要的意義，是中國的翻譯論述、翻譯研究走向世

界征途中的重要一步。它的問世突破了西方在翻譯研究領域文

化“獨語”的格局，開闢了中西翻譯思想對話的先河。成爲新時

期中外文化交流和對話的先鋒模範，爲提高中國的軟實力，增强

中國學術話語權做出了突出貢獻。

二、 “豐厚翻譯（ ｔｈｉｃｋ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２〕

是社科翻譯的基本模式

　 　 美國翻譯理論家阿皮亞（Ｋｗａｍｅ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Ａｐｐｉａｈ）首次提出

了“豐厚翻譯”（ｔｈｉｃｋ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豐厚語境化”（ｔｈｉｃｋ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概念，即在翻譯文本的過程中採用添加注

脚、注釋、評注等方法，以便將文本置於具有豐富内涵的文化和

語言語境中，進而使被文字遮蔽的意義和譯者的意圖相互融合

（Ａｐｐｉａｈ，２０００：４２７）。阿皮亞認爲豐厚翻譯使譯本語境化，因

而讀者能够獲得譯本産生的社會文化語境，由此産生對他者文

化的尊重，並抵制英語文化的優越感。而譯者通過各種注釋和

評注，重構出源文文本産生時的歷史語境，以幫助譯語讀者更

深入地理解源語文化。因此，豐厚翻譯可以使得文化的真實性

和合法性得以彰顯，並使他者文化和邊緣文學發出自己的聲

音。“豐厚翻譯”是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途徑，對今天弘揚中華

文化，向世界譯介中國文化典籍作品具有很大的借鑒價值，對於

固定和傳播語言文化於他者文化，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選集（上册）》是豐厚翻譯成功應用的典範。張先生考慮到外

國讀者理解中國傳統文化時會受到中西文化隔閡、時空差異等

影響，因而採用了“豐厚翻譯”的方法幫助讀者跨越理解的鴻

溝。她詳細介紹了《選集（上册）》中“深度翻譯”的具體操作方

法，即：（一）背景描述，利用作者簡介與注脚提供源文作者所

處時代背景、政治局勢等資料；（二）解釋，“編者前言”仔細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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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出佛籍譯論的六大特點，其主要目的的顯異；（三）深層鋪墊，

營造一種歷史文化的縱深感和語義上的層次感（張佩瑶，

２００７）。運用“豐厚翻譯”的方法解釋中西文化的差異並使這種

差異充滿吸引力、富有親和力，從而達到吸引讀者的目的。《選

集（上册）》作爲“豐厚翻譯”研究的範例，編譯者獨特的選、譯、

評、注的編譯原則，尤其是注釋的應用，是《選集（上册）》獲得成

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據統計，《選集（上册）》的注釋總計 ３２８ 條

（不包括引言部分的 １８ 條注釋），篇幅占全書三分之一强，爲譯

文正文提供了詳盡的解釋、背景材料及研究資料，既幫助西方讀

者深入了解原文，也幫助懂英文的中國讀者加深理解，或以新的

視野重讀傳統譯論，或作進一步研究（王雪明、楊子，２００８）。

三、 學術外譯過程中的合作

在翻譯主體間性研究中，翻譯活動中各種關係的和諧是保

證涉及翻譯的各種因素發揮積極作用的重要條件，而積極、互動

的主體間性使作者、譯者和讀者三者之間的和諧共存成爲可能

（許鈞，２００３）。譯者應該是原作者最理想的讀者，同時又是原

作者的“傳聲筒”，應準確地傳達原作者的意圖和文字背後的藴

意。中國傳統的佛經譯論滲透儒、釋、道各家經典，没有中國傳

統文、史、哲等方面的深厚積澱和修養，是没辦法參悟明白、理解

透徹的，更何談精准翻譯成外文。特别是其中一些文藝、倫理概

念，如不了解它們在經典中積聚、負載的意義，不了解中國傳統

文化的價值觀，不“穿越”到原作者所處的時代和環境，不與原

作者進行透徹的對話和交流，在翻譯時，根本不能把握源文的根

本内涵和意義，也無法處理好文化適應和文化身份的問題，也就

做不到源文的完美再現。然而，準確地再現源文，並不是要求譯

者隱形，譯者的主體性允許譯者發出自己的聲音。“從 １９９９ 年

開始，她（張佩瑶）鼓動三五同道，窮七年光陰，潛心於中國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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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王輝，２００８）張先生與合作者〔３〕都具備深厚的文言功

底和傳統文化素養，與佛學素有因緣，他們一起潛心研究中國傳

統譯論典籍，搜集挖掘各方資料，與翻譯史論和佛經翻譯等各方

面專家交流合作，對所選源文理解透徹全面，準確譯出源文思想

及特色，在讀者群中産生了極大學術共鳴。《選集（上册）》的特

色之處是譯者不僅對原作者意圖進行了忠實的傳達，同時也體

現了譯者的主體創造性。《選集（上册）》中除了選擇源文文本

進行翻譯（即“選”和“譯”）之外，每個條目還有源文背景注釋

和編者評論（即“注”和“評”）。“注”和“評”即是譯者自己的聲

音，是譯者的創造。“選”和“譯”是爲了呈現中國的譯學傳統史

實，而“注”和“評”是“在現代學術觀照下對該條目做語境化處

理”（張旭，２００８）。這是譯者和原作者之間的協調合作，《選集

（上册）》既傳達所選源文的内涵意義，又添加了自己的學術思

想，讓傳統文化在現代有了第二次生命。作爲現代學術對話，這

種對傳統文獻的譯介，還需在現代史學的觀照下，纔能産生深遠

的影響。《選集（上册）》採用的這種方式既呈現了中國傳統的

譯學史料，同時傳統和現代接軌，突出在現代學術背景下傳統譯

學的意義。這是譯者和原作者的完美結合，這種合作讓《選集

（上册）》更具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

四、 學術外譯的出版

近年來，隨著國家政策對學術外譯的鼓勵和支持，以及學術

界對學術外譯的重視和努力，學術譯作的出版呈井噴之勢。有

不少優秀的學術譯作走向世界，向世界人民介紹中國傳統文化

精髓，《選集（上册）》便是其中一例。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選題

品位低下、翻譯品質參差不齊的譯作也不在少數，“儘管我們的

翻譯品質總體上在提高，但是，令人擔憂的是，有些譯著的水準

極其低下，讀者的反映很强烈；更爲糟糕的是，一些名著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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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很低，在學術界産生了很不好的影響”（苗炎、鄧正來，

２００５）。這種現象既浪費人力、財力、物力，更達不到發揚傳播

中國文化，促進中西學術交流的目的。“更令人憂慮的是，出版

社以市場爲主導，不得不爭譯、搶譯，無心審稿、校核、把關，無心

對合譯專案做基本的統稿工作，更不會與譯者協商制訂合理的

翻譯及出版時間表”（張佩瑶，２０１１）。因此，譯者必須提高學術

翻譯的品質，同時，承擔著中國學術走出去重大使命的出版社也

應擔負起相應的責任和義務。翻譯項目無論大小，如果没有出

版社的配合、理解與支持尤其是編輯的把關，品質難以保證。因

此，學術界與出版社的通力合作纔能保證中國學術成功地走向

世界。《選集（上册）》的出版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例。

首先，作爲編譯者，張先生等嚴格保證《選集（上册）》的品

質，耗時七年，帶病致力於中國古籍研究。以譯學專業的眼光，

發掘中國傳統譯學精髓，整理譯注出令中外學者震撼的《選集

（上册）》。特别是其嚴謹的學術翻譯，每字必究，從題目到引文

評論等都力求精准，採用“豐厚翻譯”的方法增加注釋與評論，

給中外學者提供了具有高度學術價值的參考文獻。

其次，世界範圍内出版譯著的機構不可勝數，但真正從事翻

譯理論與實踐書刊出版的機構少之又少，《選集（上册）》由聖·

傑羅姆出版社（Ｓｔ． Ｊｅｒｏｍ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出版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聖·傑羅姆出版社是世界上唯一一家專業出版翻譯與跨文化研

究圖書的出版社。該社 １９９５ 年出版了首本翻譯專業期刊《翻譯

家》（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被公認爲翻譯領域的重要國際期刊。此

後，該社又出版了翻譯領域的許多高品質的論著、教材和參考

書。張先生作爲《翻譯家》國際諮詢委員會會員，與出版社保持

良好的合作關係，《選集（上册）》的出版受到了出版社的大力支

持和鼓勵。《翻譯家》的主編蒙娜·貝克教授（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Ｍｏｎａ

Ｂａｋｅｒ），在張先生編譯《選集（上册）》過程中一直大力支持〔４〕。

可以説，聖·傑羅姆出版社爲中國學者提供了一個可以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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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聲音的平臺。學術無國界，高水準、高品質的作品是出

版社應該努力追求和支持鼓勵的。這值得我們國内出版機構學

習，努力打造一個專業、高水準的出版平臺，支持鼓勵中國學術

發展，出版界與學術界共同合作，爲中國文化走出去做出自己的

貢獻。優秀的學術成果、尖端的科技理念、新穎的學科創造，如

果不能够用出版的方式走出去，在全世界得到非常好的傳播，那

可以説是打了折扣的出版活動。學術界與出版界要通力合作，

不管是在自然科學方面，還是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拿出讓世人

信服的内容、讓人敬重和敬仰的成果，這是學術界與出版界共同

的使命和擔當。在出版物的呈現形式上，要採用西方人能够接

受的方式，向世界説明中國的文化、中國的學術、中國的文明，不

但要走出去，還要走進去、走下去、走過去，這纔是最理想的境

界，纔能對全世界做出應有的貢獻。

五、 結　 　 語

在國家“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教育部“推動高校哲學社

會科學繁榮發展”和大力支持鼓勵哲學社會科學學術外譯等政

策背景下，張先生編譯的《選集（上册）》無疑給國内學術外譯工

作樹立了成功的典範。《選集（上册）》可以説是最具有開創性

的翻譯研究著作，它的出版打破了一直以來翻譯研究界西方獨

霸的局面，用英語展開了中西翻譯思想之間的對話和跨文化交

流，使中國翻譯研究登上了嶄新的國際舞臺。“豐厚翻譯”作爲

社科翻譯的基本模式，在《選集（上册）》中得到了完美呈現。

《選集（上册）》在學術外譯過程中的譯者與原作者合作、學術界

與出版社合作等方面都堪稱楷模，可爲以後學術翻譯提供借鑒。

然而，大業未竟，《選集（下册）》尚未付梓，先生卻已作古。張先

生在中國傳統譯學領域鞠躬盡瘁，爲學術事業奉獻直到生命的

最後一刻，她爲翻譯學科的建設和發展、爲中國文化走出去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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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貢獻。後學永遠緬懷先生！

致谢：本文寫作得到了陝西師範大學研究生創新培養

基金（２０１３ＣＸＳ０２７）資助，特此致謝。

陝西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張霄軍

陝西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研究生　 胡勤玲

注釋：

〔１ 〕　 張佩瑶教授（２００７）曾提到《選集（上册）》“不但有對外的目的，還有對内的

目的，那就是在國内引起重讀傳統譯論的興趣”。

〔２ 〕　 有的學者（王雪明、楊子，２０１２；王輝，２００８）將 ｔｈｉｃｋ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譯爲“深度翻

譯”。張佩瑶教授的譯法爲“豐厚翻譯”，而且認爲 ｔｈｉｃｋ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是深入全

面譯介中國翻譯話語中的核心概念，詳見 Ｃｈｅｕｎｇ （２００７）。

〔３ 〕　 譯者除張佩瑶教授之外，還有香港浸會大學黎翠珍教授（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Ｊａｎｅ Ｌａｉ）、

香港大學余丹教授（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Ｄｉａｎａ Ｙｕｅ）和資深譯者 Ｃａｔｈｙ Ｐｏｏｎ。還有許多

翻譯界前輩和知名學者參與詞條收集和編譯顧問工作，包括中國翻譯協會

顧問林戊蓀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羅新璋教授、外交學院范守義教授、中國

科技大學黎難秋教授、北京大學劉樹森教授、清華大學王寧教授、香港理工

大學朱志瑜教授、西南交通大學傅勇林教授等。

〔４ 〕　 張佩瑶教授仙逝後，蒙娜·貝克第一時間發表悼文紀念張先生，贊頌張先生

的成就與個人品質，並表達了痛失這樣一位著名學者的悲痛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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